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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太平天国运动的勃兴与

捻军斗争的展开

一、捻党的缘起和早期活动

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勃然兴起，震动全国，也给长期活动于北

方大地的捻党以极大的鼓舞。捻党又称“捻”或“捻子”，他们积极开

展斗争，并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。显而易见，捻党是捻军

的先驱，捻军是捻党的发展，两者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。

捻党这个团体或组织的由来比较久远。《湘军志》云，它“始

于康熙时” ，即 世纪后半叶至 世纪 年代。不过，这种说

法目前尚欠其他资料的证实。现在见到的关于捻党最早活动的确

凿资料是嘉庆十九年即 年江南御史陶澍所上的一篇奏折。其

中写 道：“安 徽之 庐（州）、凤（阳 ）、颍（州）、毫（州），河 南之

南（阳）、汝（宁）、光（州）、陈（州）等处，向有匪徒，名曰

‘红胡子’。“”查红胡（子）原系白莲教匪漏网之人，间出偷窃，身

带小刀为防身之具，人以其凶猛，故取戏剧中好勇斗狠、面挂红

胡者名之。然匪徒闻知犹以为怒也。近则居之不疑，成群结队，白

昼横行，每一股谓之‘一捻子’。小捻子数人、数十人，大捻子一

二百人不等。’， 《捻逆述略》也谓“：捻之始，起于嘉庆二年（按：

① 王闿运：《湘军志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 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
版。

② 陶澍：《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》，《捻军资料别集》第 页，上
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该折也见于军机处录副奏折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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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作嘉庆元年）。楚川教匪滋扰，在处招募乡勇；其时颍、汝岁歉，

应募者众。数年，教匪底定，撤勇归籍。若辈久历戎行，⋯⋯既

归，不屑生业，⋯⋯日则市场姿（恣）横，夜则乡村行窃。”“且

墨面朱须，恐人识认，似尚有畏法之心，时遂有‘红胡子’之俗

称也。”“每大会，则聚集首领，或数十，因曰，此一捻也，彼一

捻也，⋯⋯捻子之称，盖由此起。” 以上资料相互补充，剔除其

诬蔑之词，可以从中了解捻党的起源。按照这里提及的先是他称

后也自称的“红胡子”，查阅清朝官书，早在嘉庆十三年即 年

就引起官方的注意，并在第二年即 年对他们有了正式的记

载 。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捻军档案，也是从是年开

始。这一年，河南巡抚恩长、御史李鸿宾、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

抚汪志伊接连在奏折中，谈及他们“带刀佩剑，结党成群”，“扰

害居民商旅”“，殴伤差役”等情况③。上谕还据奏报说“：豫省界

连湖北之处，有红胡子、白撞子，其与安徽、山东接壤处，又有

从这些资料看来拽刀会名目。” ，捻党在 世纪初叶、也许更早

便产生了，原先大概出于“拽刀聚众” 一类组织，曾被称为“红

胡子”“、白撞手（一作白闯手）”“、拽刀会（一作拽刀手 等等，

其最初成员可能是嘉庆元年至九年即 年至 年湖北、四

川等地白莲教支派收元教与混元教起义之后隐蔽下来的教徒，以

及参加过镇压这次起义而被裁撤的乡勇。他们起初主要是在皖北、

豫南、湖北、山东、苏北等交界地区活动。

①马杏逸：《捻逆述略》，《捻军》 页资料丛刊第 册第

②有的学者写为 年，实误

③《河南巡抚恩长奏片》（嘉庆十四年七月三十日），《山东道监察御史李鸿宾奏

匪请严拿豫省红胡子折》（嘉庆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），《河南巡抚恩长奏查拿

徒折》（嘉庆十四年九月初十日），《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汪志伊覆奏严拿豫

省滋事匪徒折》（嘉庆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），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。

④《清 年影印本实录》（仁宗实录）第 卷第 页，中华书局

⑤同上书 页，第 卷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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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捻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以往人们的解释各不相同，大概

有下列数种：一是群聚为捻，“捻者、捏也，不逞之徒，聚捏成

群” “，如以指捻“，每一股谓之一捻” 物使之聚而不散也” ；二

是“江淮间聚众打降，谚呼曰捻” ；三是“毁室劫财” “，明火

劫人，捻纸然（燃的本字）脂，因谓之捻” ；四是“乡民行傩逐

疫，裹纸燃膏为龙戏” ，或“以捻香聚众起，故 ；五 是曰捻”

“以其贩私盐，捻小车” 而得名曰捻。在这五种说法中，持第一

种说法的人较多，而且大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，有的还对捻的活

动详加考察，比较可信，其解释也正确合理，在皖、豫交界和山

东一些地方的方言中，“捻”同样是一股、一伙、一撮、一铺、一

杆、一部分的意思。皖北涡阳、蒙城、毫州一带，对一股子、一

伙儿的习惯说法，就是一捻子 。其他四种说法，只是对捻的某种

活动特征的表述，不够全面准确，甚至缺乏依据，因而是不可取

的；倘若将这四种说法中的不可取部分除去，保留其“聚众”方

面的内容，倒是可以作为第一种说法的补充。

“捻”在本义上既然是群聚成股的意思，那么就不存在褒贬是

非，加入捻的人可以用此称呼自己的组织，别人也可这样来称呼他

们，即可自称或他称。从流传至今的歌谣看来“，捻”与“捻子”并非

什么污蔑性的称呼，而是一个亲切的称呼，参加这个团体和组织就

叫做“入捻”“、在捻”“、随捻”等等。

①佚名：《平贼纪略》。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第 册第 页，上海中华书

局。

②黄钧宰：《金壶七墨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 页；参见上述陶澍奏折。

③马杏逸：《捻逆述略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 页。

④ 黄佩兰等：《涡阳县志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 页。

王闿运：《湘军志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 页

王定安：《湘军记》第 卷第 页，岳麓书社 年版。
王腾甲：《捻匪志实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 页
王续藩等：《三续掖县志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 页。

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（以下简称近代史

组）：《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》第 页，安徽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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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团体或组织，捻党是经历一个演变过程的。他们长期

处于零星与隐蔽的状况，据调查材料说，曾经自称“穷家行”，里面

分有不少门（即派别），如范门、齐门、韩门、郭门、高门等，各门之间

分工很细，入捻有一定的手续与仪式（另一说是没有什么手续与仪

式） 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捻党却以宗族即所谓“血缘”和村庄即所谓“地

缘”等作为滋长的场所。宗族是家庭的延伸，凭借家庭的血缘和婚

姻的关系，向纵横两方面扩大，成为封建社会基层结构的重要环

节，具有很强的凝聚力。与此往往联结在一起的，是乡民分为居住

地方的村庄，如有的村庄属于一个宗族，有的大宗族也分居于几个

村庄。捻党依据当地的社会风尚，开展一些活动，给宗族和村庄之

内的其他人带来实际利益，从而取得他们的支持与拥护。《捻逆述

略》写道“，一庄有捻一庄安，一族有捻一族幸。⋯⋯无捻之庄族则

鳖矣，掳其家主或子弟，归而吊拷，谓之拉鳖。事主俯人哀恳，或索

钱三五百千，其饶裕竟有至千贯者，然后得释。由此，庄族有稍强悍

者，众怂恿之曰：‘何不出头混着！’既或帮以资粮，纠众而捻矣”。

可见捻党正是在宗族、村庄中滋生蔓长起来的。

淮北民情强悍好斗，也令捻党成长有了适宜的社会风气。当地

官吏曾言“：安徽省介江淮间，其俗之悍戾狠斗，凤阳、颍州、泗州为

，这些地方“尚勇争而弗知尤甚” 礼让。下至无赖之子，带刀而不

买犊，聚博而不服田，什伯（佰）为群，披猖肆暴，遂至身遭刑戮，莫

保妻孥，乃尚接踵效尤，恬 此种民情风俗，同捻党的活不知悔”。

动恰相适应，有助于他们的扩充实力。

① 据 年冬荣孟源先生于北京面告，这是他在山东调查所得资料。他说还有

《穷家论》一书，记载关于捻党的传说和规矩等事，惜未获得，后来笔者赴日本

讲学时，寻找此书，也没有找到。

② 册第马杏逸：《 页。捻逆述略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

③查揆：《筼谷诗文钞》， 页。《捻军资料别集》第

④左辅：《念宛斋集》，《捻军资料别集》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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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清朝统治的衰弱又给捻党的拓展提供机会。由于政风

日衰，官吏贪赃枉法，懒于公务，清朝当局无法有效地统治乡村，

更不能为广大群众评断是非，解决纠纷，于是人们常常向捻首求

助。而每当地方上发生争执时，捻首也往往出面仲裁，仗义执言，

排难解纷，“久之，赴诉者众，赞口洋溢轰远近，如风鼓雷鸣，则

成响捻子也。” 捻党的影响自然扩大。他们还有人充当衙署差役、

仆从，打入官府内部，或者凭借关系，结交捕役、书吏，探测当

局动向，了解官方情报。因此，清朝政府一有镇压行动，常是兵

马未动而风声早已泄漏，捻党一得信息，即行走避，四散藏匿，或

聚人抗拒。也正因为吏治已坏，官员彼此不能无分畛域，敷衍塞

职之风盛行，所以，每当地方出了事故，当局总是处处加以隐瞒，

不报案情，粉饰太平。官府这种态度，使捻党力量不受损失，得

以保存下来并继续成长。捻党就是利用清朝官吏的腐败无能和敷

衍纵容而获得开拓进展。

经过大约 年之久的滋长拓展，捻党的力量明显增大了。于

是，他们摆脱原先的零星与隐蔽的状况，转向聚集和公开的形态。

当 年陶澍上奏时，他们已集合成群，结队活动；公然拥有头

目，听其指挥；再不畏官，反而迫使官府退缩。捻党从隐蔽秘密转化

为公开活动，当然是由于其力量从弱变强的缘故，也与其自身的两

个特点有关：其一，它本来不是以信仰相号召并有严格信条的宗教

团体，与白莲教等不同，没有自己的教义、信条及相应的教职名称，

仅以劫富济贫、替天行道等口号进行号召，并不严密，致使原有入

捻的一定手续与仪式也逐渐废除，自然比较容易转化；其二，它原

先不是以政治斗争为主的严密组织，同天地会有别，只是贫苦群众

为解决生活困难而从事一些经济斗争，没有集中的领导、固定的组

①蒋湘南 页：《蒋子潇先生遗集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



第 6 页

织与严肃 ，因而以公开面的纪律，即所谓“聚则为匪，散则为民”

目出现的阻力较少。

随着隐蔽向公开的转化，捻党的队伍逐渐扩大，成员日益增

多，除原来的收元教与混元教教徒与被裁兵勇外，还有变兵与差

役、盗贼和小偷、船夫与渔夫、灾民和饥民、农民与手工业工人以及

知识分子等，比较复杂，但就其主体而言，是贫穷农民和其他破产

失业 ，又道“多系无赖的劳苦群众。当时人们曾说“，捻则农民也”

穷黎” ，可以清晰看出这一点。

捻党基本上是按照宗族或村庄组织起来，也有因职业相同联

结在一道。正因为如此，捻党之间彼此不相统属，只有活动之时，才

集结出发。捻党的首领称为“捻头”，也曰“趟主”“，趟”是一趟、两趟，

一次、两次之意，外出活动一次叫做一趟，其主持者也就叫“趟主”。

捻党之中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：说是 多年前，孔丘带了

弟子至南方游说，当被厄于陈、蔡的时候，好多天连粗劣饭菜都吃

不上，饿得要死，没有法子，只得派弟子去向范丹借点粮食，范丹是

出名的穷苦人，自己经常吃不饱饭，哪里有什么余粮可借呢 但为

了要救孔丘的生命，还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，慷慨地借

给孔丘，后来孔丘做了官，发了财，竟然矢口否认曾向范丹借过粮

之事，干脆将账赖了。捻党之中的人说，那些读书人（指地主豪绅）

都是孔丘的后代，捻子是范丹的后代（范门更认为范丹是自己的嫡

系祖宗），范丹的后代有权向孔丘的后代讨回旧债 。这一故事道

①朱学勤等：《剿平捻匪方略 以下简称《方略 第 卷第 页，清同治十一

年（ 年）铅印本。

②刘光蕡：《烟霞草堂文集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页。册第

③朱学勤等：《 页。方略》第 卷第

④参见范文澜《中国近代史》第 页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也据荣孟源

先生面告，这是他在山东调查后提供的，现在文中增加的内容就是当时荣先生

告知的。文中所说的陈、蔡是周国名，陈都宛丘，即今河南淮阳，其辖地在今河

南开封以东、安徽毫县以北的地区；蔡故都在今河南上蔡西南，后在河南新蔡，

继又移至下蔡，即今安徽凤台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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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了捻党简单朴素的阶级斗争理论。他们将孔丘的后代地主豪绅

同范丹的后代贫苦农民及其他群众严格区分开来，成为两个互相

敌对的营垒，申明被奴役被压榨的劳苦群众，向吞并他人劳动果实

的地主豪绅进行斗争，清算其所欠的旧债，是正当的权利。这深刻

地表露了捻子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，极大地激励着劳苦群众起

来反对地主豪绅的斗志。

在讨回旧债这种理论的指引下，捻党不断发起对封建统治阶

级的斗争。除了上述的所谓“偷窃”外，他们的活动主要采取下列一

些方式：

第一，集体讨吃和“吃大户”。捻子数人、数十人至一二百人不

等，结成队伍，称为“成捻”，集体向有钱人家乞讨东西，或到店铺吃

饭不付钱。至于他们“吃大户”，据载是这样的“，每要约百姓人家具

备酒食，蜂拥而至，饮啗狼藉，食毕，放炮三声而去。此风，河南之息

县、光山、正阳、罗山、汝阳、项城为尤甚”。

第二，突击劫夺与公然索取财物。他们集结力量，据险扼隘，以

查拿私盐稍贩等为藉口，对商民豪富突然发起袭击，夺取其资财物

品，谓之“打闷棍” ，又叫“路魔” ，或者游奕无定，打家劫舍，以

解决自身的生活困难。捻子还在拥有一定力量之后，声言劫富济

贫，白天公然对富商豪绅采取行动“，强赊强欠” ，或就近向盐店、

当铺等强行借贷银钱，称为“磨湾” ，或强索粮食，硬抢财物。

第三，抗差抗粮。官府差役欺压群众之事屡见不鲜，皖北州县

尤为严重“，差役每遇词讼，纳钱请票，而数倍取偿于百姓，历任官

皆以为肥；由是差役横行，甲于他省”。 这就不能不激起群众的反

抗。同时，清朝当局征收田赋非常苛重，皖北、河南等地也连年发生

①② 陶澍 《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》，《捻军资料别集》第

④ 左辅：《念宛斋集》，《捻军资料别集》第 页
⑤ 黄佩兰等：《涡阳县志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页册第

黄钧宰：《金壶七墨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页册第

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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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欠漕粮的事件。捻党加入抗差抗粮的行列，以反对封建压榨。

第四，参与贩运私盐。因为淮盐味苦价高，两淮盐区的人都愿

吃芦盐，所以人们纷纷私往邻近的长芦盐区贩盐，这类私盐车每月

不啻百辆。捻子便介入私盐的贩卖活动之中，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三

个方面：一是直接进行贩运，他们平时大都以辇私盐谋生；二是向

盐贩勒取规费，他们当中有人用强暴手段与私盐贩者争斗，迫使其

交付所经水陆的过路费用；三是武装护送私盐，由于清朝的盐官、

盐巡到处缉私，手段恶毒，捻子便举起刀枪、棍棒与之进行搏斗，护

送私盐的贩运，而从贩运者给予的一些报酬中取得收入，如每车私

文盐索钱 。

第五，结队远行攻掠货财。捻子实力稍大之后，常于春秋两季，

群体外出，打击官吏地主豪绅富商和高利贷者，劫夺当铺、钱铺、酒

坊、油坊与盐店、杂货店等，掠取粮食财物与牲畜，负载而归，称为

“打捎”，这种活动方式比较重要“。打捎”之前，先发出通知，以便集

合队伍，叫做“装旗（”“装”指整理，就是准备外出“打捎”之意）。捻

军歌谣中就有“七月十五发号牒（即通知），八月十五装大旗”之

。他们外出一趟，时间长短说 不一，少则一两个月，多则一年余。

每趟“打捎”取回的“货财”，除供给大、小趟主外，便平均分配，带马

的人（即马队）分两份，没有带马的人（即步队）分一份，即史料所载

。至于鳏寡孤独的的“马双步单，按分（份）均分” 人家，虽无子弟

参加“打捎”，也照样分给一些“货财”，表现出他们“有饭大家吃”和

“有福同享”的愿望③“。货财”吃光用完之后，他们又外出“打捎”，

连续不止。

在从事上述经济斗争的同时，捻党还有设赌局与“争光棍”的

活动。

①李东山等：《捻军歌谣》第 页，上海文艺出版社

② 柳 堂 蒙难追笔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

③近代史组：《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》第 页。

年版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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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淮北颍州府（治今阜阳）、亳州（今亳县）、凤阳等地存在着

赌博的不良风气，于是捻首便设局“聚赌博，分棚纠众，白昼露刀

。河南村镇集市也是如此“，遇有赛会等事，械，稍睚眦即殴杀” 皆

。这些开设赌局的捻首称为“棹主豫设赌局” ”，他们“排列刀矛枪

。捻首通过开局聚赌，即铳，名为镇棚” 可牟取暴利，又使更多的

人在输钱倾产之后投入捻党的活动。

捻党中的所谓“光棍”“， 。当时皖北有不是指出人头地的人”

少捻首被称为“光棍”，其中有些是“仁义光棍”，有些是“五狼光

棍”，前者作风正派，行 。因为侠尚义，能为人解难，后者则反之

“光棍”人数多，又有好坏，参差不齐，彼此互争雄长，势所难免，这

就叫做“争光棍”。河南也有类似情况，捻子“性喜械斗，联络党与，

誓同休戚，抵死不悔”。对于这类争斗，《捻逆述略》有过记述“：捻

与捻有隙谓之‘仇家子’，必纠众往斗，谓之‘伐’。被伐者强而能拒

则斗狠，彼此互伤，或数十人或百十人，事后聚而焚之。伐者败而

散，更图后报；受伐则败，则阖庄集灰烬矣。或被伐者弱而避，其地

保集首士绅等皆衣冠往迎，再三恳和，竟有长跪马前者。许和，则备

盛筵，奉厚资为枪药费，其被伐之家必焚掠一空而复已”。“争光

棍”这类活动，确实存在械斗的落后恶习，徒使人们的生命财产遭

受损失，并免不了与争夺地盘扩充势力有关；同时也使捻党的力量

获得聚集与扩大，从而为广大群众起来反对清朝作了准备。

通过以上这些活动，捻党的实力增强了，影响也扩展了，必然

引起清方的警觉。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秩序，清朝政府从一开始就

①查揆：《筼谷诗文钞》，《捻军资料别集》第

②朱学勤等：《方略》第 卷 页第

③马杏逸：《捻逆述略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 页第

④ 近代史组：《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》第 页。
页。朱学勤等：《方略》第 卷第

马杏逸：《捻逆述略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页

页

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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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各级地方官吏“无分畛域，一体协力严缉”“，按律惩办”。它

制定条例严禁捻党的活动，派遣兵勇缉捕他们，并施行酷刑峻法，

加以镇压；又采取收缴枪炮、不许持刀行凶与纠众聚赌等防范措

施。这样，不少捻首罹难，以致捻党的力量甚受挫损。

，并且然而，他们未被扑灭，其活动没有绝迹 逐步得到恢复与

发展。因为一方面，广大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既遭受地主豪绅富商

高利贷者的沉重盘剥，又受到清朝官吏的横征暴敛，无以为生，怨

声载道，不得不一再奋起反抗，而且随着这种社会矛盾的逐渐深化

而趋向加剧；另一方面，上述清朝吏治久衰的顽症并无好转，官员

惯于弥缝粉饰的积习太深，连地保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，捻党的

活动得以连续不断，日趋扩展。

二、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党斗争遥相呼应

年至 年的鸦片战争后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逼迫清

朝政府签订了中英《南京条约》、中美《望厦条约》和中法《黄埔条

约》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，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，各个

方面均受到了重大影响，社会性质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，由封建社

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

历时将近 年而已经衰弱的清朝统治，经过鸦片战争失败

的打击，更是每况愈下。庞大的官僚机构运转艰难，效率极差，朝内

朝外的各级官员不敢也不愿负起责任，退缩、琐屑和敷衍、颟顸成

了他们的通病。吏治愈加败坏，贪墨渎职，腐化现象日甚一日。遍

布全国要隘的八旗与绿营等军队的虚弱无用，在鸦片战争中就已

暴露，他们不能承当起抵御外侮的重任，对于国内人民也失去震慑

作用，群众将清军看作仇敌又予以藐视，不再认为是强大无敌的雄

师劲旅了。战后清朝军备废弛、武力衰朽的景象并无改观，且有加

重之势。

①《清 仁宗实录）第实录 卷第 页 页。，第 卷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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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弥补战争的大量消耗，支付英国的巨额赔款，以及维持自

身的种种费用，清朝政府不遗余力地对百姓进行榨取，加重旧税，

增收新税；贪官污吏又乘机搜括，巧立名目，任意浮收，以供其挥霍

享乐。因此，苛捐杂税，层出不穷，初时已是“每米一石，收米至三石

内 ，后来更是外，折钱至十千上下；每银一两，收钱至四五千文”

有增无减。

与此相联系的，是地主豪绅的封建剥削变本加厉。他们对自己

所担负的那一部分赋税，竭力逃避或通过扩大地租等方式，转嫁给

农民，使原已受到苛重朘削的农民越发无法交租纳赋。愈来愈多的

贫苦农民被迫借贷，官僚、地主、富商等三位一体则趁人之危，举放

利债，进行盘剥，恣意兼并土地，以致土地越来越集中。据当时江、

浙、赣、闽、粤、桂、直、 省的资料表明，全鲁、晋、陕、豫和东北等

国有 的土地为 的少数人所有，而

的多数人却没有土地 从皖北涡阳一个村庄张老家的不完

全材料也可见到，占总户数 亩以上的大地主据的 有

的土地，而占总户数 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只有 的土地。

山东不少地主占地 亩以上，其中曹县还有霸占四五万亩地的

大地主。苏北有些地 万主占了 万亩地。绝大部分的土地既然

被地主据为己有，地租剥削必定随之增加，地主阶级通过各种形式

夺取的地租，一般占了收成的一半，多的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二，并

且都是主粮与上粮，留给农民的主要是山芋等一类杂粮。在这样敲

骨吸髓的剥夺下，农民群众赤贫如洗，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战后的社会危机也日趋严重 列强对华逐年增加的鸦片走私，

使烟毒更向全国泛滥，而且连续引起白银大量外流，银价愈涨，铜

①北京故宫博物院：《清道光朝留中密奏》，《鸦片战争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
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

②王瑛：《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》，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》第 卷第
期 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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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越发贬值，从而进一步妨碍市场的商品流通和政府的财政收入，

也使劳动群众的处境更加艰苦，因为他们出卖生产物或劳动力，得

到的是铜钱，交纳租税却要折成银两，因此实际收入锐减，负担陡

增。伴着毒品涌来的是洋货，外国的商品特别是纺织品也向中国倾

年马销，大批洋布充斥市场，排挤土布。 克思曾经深刻指出：

“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，结果就使

正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。” 是由于外来洋布的猛烈冲击，

中 的困境，中国人民的日常经国的棉纺织业陷入了“生计路绌”

济生活也因此动荡不宁。与此同时，外国商人还以极低的价格，抢

购中国的丝、茶等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料，源源装运出口，贪婪地掠

夺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。

由于人口基数较大，清朝中期的经济政策仍在发挥作用，列强

侵略势力一 年时尚未深入内地等因素，全国人口继续增长，

亿多人有 ， 亿 年多人 又增至 亿年已达 ，

多人，造成了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、粮食匮乏、游民增多、封建剥

削加重等诸多恶果，如同 年马克思、恩格斯在谈到中国人口

状况时所说的“：在这个国家，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，早
，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。

清朝政府长期垄断食盐贸易，将全国分成 个产盐区和若干

行盐区，规定各种食盐只能在所指定的区域内按一定数量销售，谓

之官盐，进行操纵，以便通过繁杂税收，鱼肉人民。这样，官府控制

的味苦的淮盐却价格高昂，两淮盐区的人都不愿买，而要吃私往壤

地相接的长芦盐区贩来的味甘价廉的芦盐，出现私盐盛行。清朝对

①马克思：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

版社 年版。

②包世臣： 卷第《安吴四种》 年）重校本。第 页，清光绪十四年（

③马克思、恩格斯：《国际述评（一）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卷第

出版社 年版。

页，人民出卷第

页，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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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非但不设法解决，反而以查禁私盐为名，增加盐巡，到处搜捕勒

索，中饱私囊，且愈演愈烈，引起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恨。

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，省与省之间彼此矛盾，地方官吏互相推

卸责任；即使同省的各州县之间，遇事同样推诿。因此，只要是两

省、两州县，或者三省、三州县的交界处，便形成“两不管”或“三不

管”地区。在这些地方，地主豪绅勾结官府，残害百姓，无恶不作，人

祸日趋严重。当然，人民群众也利用这些地方统治势力单薄的弱点

聚集与拓展自己的力量。

世纪 年代起，从 由于河道淤塞等原因，清朝政府采取了

缩减漕粮运输的步骤，导致原在运河沿岸依靠这条南北交通要道

谋生的数十万船夫和码头工人失业，他们“无可仰食” ，颠沛流

离，极为困苦。

清朝政府虽有专管水利的河道总督衙门，但因财力不足和自

身腐败，水利年久失修，不能有效防止和减轻水旱灾害，以致失去

作用；即使所修的一些“水利”，由于无知无能，偷工减料，也会造成

祸害。所以，在四五十年代，水灾、旱灾频仍。 年至 年，黄

河在河南、苏北接连三次决口，河水泛滥成灾。 年至 年，

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也连遭水旱灾害。 年，黄河于江苏

砀山、萧县（两地今属安徽）交界处再次溃决，灾情很重。天灾不断，

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破坏，也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许多损失。

总之，清朝统治日益腐朽，封建掠夺愈发横暴，社会危机更为

严重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捻党的活动逐渐加强了。

年 月，江苏萧县捻首纵红、纵友等于皖北毫州对抗清

军，未能获胜，纵红等被清朝当局逮捕，纵友等避走他处。与此同

时，河南泌阳捻党徐应青、李光彩等进入湖北，在枣阳开展活动。

年 月，江苏、山东、河南三省边界地区，捻子李佩章、李春洪

①佚名：《山东 页军兴纪略》，《捻军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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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武装贩运私盐，清军无可奈何 自同年始，河南商丘捻首郭锁即

郭声海、郭狗毛等时常纠众持械在附近地方“抢窃勒赎” 。

年上半年，山东濮州（治今河南濮城）、郓城、巨野、定陶、

城武等州县的捻众用武力反抗清军的镇压。同年 月，河南捻党一

批人潜越山险，进至湖北应山孟畈店，在战斗中为地主团练所败。

次年，捻首滕驼子聚众数十人，往来于湖北孝感、应山地区，并同应

山知县董炳枬所带乡勇交战受挫。

月，郭锁等在商丘“抢麦五年 亩” 。这一年，山东、直隶

（今河北）、河南边界地区的捻子、灾民汇合，带有火枪器械，在捻首

率领下，潜入直隶开州（今河南濮阳）城，强借当铺银钱，并分路四

出活动；河南夏邑捻首张三胖等打进官府衙署，劫夺银两衣物；山

东茌平、东平、东昌、平原等许多地方的捻众也行动起来，取走钱

铺、油坊、布铺等的财货，有的捻党还举出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号。

年，山东巨野廪生董维斋主谋结捻，事情泄露，清廷严令

搜捕。 月，郭狗毛等在商丘抢割“秫禾四亩”年 月，郭

锁等又夺得一些衣物。同年，河南捻众成群结队至邻省活动，清廷

又命严加惩处。

事实表明，这一期间捻党的斗争仍以贩运私盐与夺取财物等

的经济斗争为主，但有新的变化与进展：斗争规模有所扩大，人数

不断增加，地区也常越出本州县甚至本省的范围；同时，打击对象

有些不同，不只是地主豪绅富商，还有清朝地方官兵，他们武装反

抗官兵的事件逐步增多。

当北方的捻党活动日渐强化时，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兴起

了。如上所述，鸦片战争后，中国国内原有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

大众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，因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

略而加剧，广大劳苦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

①② 朱学勤等：《方略 卷第》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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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只能奋起抗争，才有出路，所以，包括捻党活动在内的各地民变

年年皆 年间已达 多次，规模逐渐扩有，据官方不完全记载，

大，终 年 月 日，经于汇合成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。

过多年的筹备，洪秀全统率拜上帝会众两万人左右，在广西桂平县

金田村誓师起义，定国号为太平天国，起义军称太平军，随即转战

武宣、象州、桂平、平南等地 月 日，攻克永安州（今蒙山县），，

取得首次占据城市的重大胜利。在驻守永安期间，天王洪秀全分封

诸王，如封杨秀清为东王等，建立一些制度，立国规模初具。

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掀起，自然会对捻党活动产生积极的影

响。《剿平捻匪方略》序中写道“：当粤西初用兵时，皖、豫之间，伏莽

即已蠢蠢欲肆，一二年后，日益鸱张，分股数十，贼圩林立。” 双方

的斗争是南北呼应、同步高涨的。

余年 月，河南南阳捻首乔建德领众 人，以泌阳、

西平、遂平、确山、舞阳、裕州（今方城）诸州县附近山径丛杂的角子

山为基地，从事斗争， 月乔建德被捕后，余部依然活动，坚持近一

年之久。同年 月，河南南召捻 多人出入山首李大、李二带领

村，并同数百清军作战，李大不幸被俘。大致同时，唐县（今唐河）

余捻众起来抗 ；邓州（今邓县）、桐柏、争“，几 新野等至围城”

处的捻众也聚集一起，或数十人，或数百人，到处活动；河南捻党陈

舜漳、梁锤、李红、韩勇光、吴群等人在内乡、淅川、邓州及湖北均州

（今均县）、房县、光化、襄阳等地活动，为清军俘获。

接着，合肥高四八孜、寿州（今寿县）程六麻孜等结捻活动，不

久先后被捕。寿州魏水烟头、张大炮等集结捻众，高竖“魏大元帅”、

“张大将军”的旗号“，每逢殷实之家，随时散帖，勒取钱文，谓之定

钉，无论男妇大小，强拉入群，给钱放还”。庐州（治今合肥）、凤阳、

①朱学勤等：《方略》卷 页。首第

②同上书，第 卷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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颍州三府的捻首其绰号为“太岁”“、金刚”“、阎王”“、老虎”等者，俱

有抬炮、鸟枪、刀矛、器械，每逢村镇赶集“，先摆队伍，枪炮居前，刀

矛在后，⋯⋯一至村口，先放三炮，嚇令贸易人等出钱，方肯过

去”。这一年，安徽捻子攻入河南确山县城，打开监狱，夺取仓库，

清朝官吏自知县以下纷纷逃窜。

年间年至 ，皖北饥馑荐臻，亳州公记寺（一作宫吉

寺等）磨盘松村人龚德树（一作龚得树）聚众起事，亮出“杀富济贫，

替天行道”的旗号，很快发展至万余人，由蒙城（一作毫州）雉河集

（今涡阳）张老家人张乐行（一作张洛行）带领进抵河南，在永城、商

丘一带同地主武装老牛会（见第四节的说明）打仗，围过永城。

与此同时，江苏北部徐州一带有陈荣宗、饶以勤、刘拉腿、聂士

义、张有才、王小二等捻子活动，受到清朝当局的残酷迫害，先后死

难。 年夏，捻首徐四树立“将军”名号，同其子徐庭篙、徐庭放

等领众于山东、河南、安徽一带进出，也遭残害；河南新蔡与安徽阜

阳接壤地方，有捻党梁随、梁鹤年、耿骡子、陈洤等 多人聚集活

动，为清军所抄袭，梁鹤年等被俘。 月，山东捻党靳豹等进入苏

北 州（今邳县）铁佛寺地方，被清军堵击，遂即折回②。几乎同时，

山东又有捻党至马陵山区活动，遭受夹击。

月间，永城冯金标、毫州宋洪占（一作朱洪占）、蒙城胡元

众、凤台（县治与寿州同城）刘洪立、宿州（今宿县）李 人殿元等

各自结捻起事，号称“十八铺（”一铺即一股），约有 人，拥张乐

行为首领，出入于蒙、亳之间。 月，江苏沭阳、宿迁与山东兰山

（今临沂）、费县交界处有姚广明、史大、丁自省等捻子活动，遭到清

军的追捕或屠杀。

这一年，捻首邓鸭、刘四、牛造等聚众在毫州义门集起事，邓鸭

①朱学勤等：《方 页略》第 卷第

②此据朱学勤等《方略 第 页）卷第 ，其中所说的铁佛寺是在江苏邳州，

与安徽宿州境内的铁佛寺，似为两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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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知州马新贻 月转至河擒获后，所部捻子数百（一作百余）人于

南鹿邑，在白马驿、试量集等地“剽掠”，被该县兵勇败于张寨，遂折

年往宁陵、商丘。 月，安徽、河南、江苏、山东交界地方，陈

四、陈二、耿金豹等结捻活动，且抵山东曹县、单县一带，又同江苏

丰县捻首皇甫棠等连络一起，皇甫棠所部捻众甚多，分布在水陆各

处要隘。

从上述捻党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：第一，他们的斗争声势已较

强大，不少队伍拥有千人，有的甚至超过万人，人数大增；活动的区

域愈来愈广，遍及皖、豫、苏、鲁、鄂等省边界地区，并且出现安徽蒙

城、亳州、寿州等主要活动地区。第二，他们的经济斗争更趋公开，

树立旗号，居然对地主豪绅富商施加压力，勒令其交出钱财，显示

出了自己的力量。第三，他们的武装斗争逐渐激烈，有的以山区为

基地，有的包围甚至攻入县城，同清军展开搏斗。这样，在 年

初至 年初以太平天国为主的日趋高涨的全国人民反抗浪潮

中，捻党的斗争此伏彼起，迅速在北方地区形成一股激流。他们开

始向捻军转化，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作了演习。

三、太平军北伐促使捻军纷举义旗

太平天国在同清朝政府的武装较量中，力量不断成长壮大，逐

步发展成为全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中心，其影响也越来越显著。

月 日，太平军从广西年 永安突围北趋，旋攻省城桂

林，打破兴安、全州，转入湖南南部道州（今道县）、郴州一带，包围

省城长沙，复撤围经宁乡取道益阳、岳州（今岳阳），挺进湖北“。千

舡健将，两岸雄兵，鞭敲金凳（镫）响，沿路凯歌声。” 他们相继攻

克汉阳、汉口，并于 月年 日占领武昌，这是第一次攻下

一座省城，震动很大。 月 日，太平军分水陆两路，浩浩荡荡，沿

①李汝昭：《镜山野史》，《太平天国》资料丛刊第 册第 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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